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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真相








九九年，当时的胶州市政法委书记刘学东、副书记徐法田等人，积极执行中共与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指令，直接指挥将法轮功学员关入精神病院，用治疗精神病人的方法迫害法轮功学员，以达到最终逼学员放弃信仰和修炼的目的。 


他们从九九年九月份开始就把女大法弟子谈桂华关进了精神病医院进行迫害，最早的还有徐衍忠、匡本翠等，总共有数十人在那里被迫接受过邪党的药物折磨与摧残，时间长的有一年，半年，至少也有三个月，迫害期间还逼迫受害者家属每月交纳一千五百至一千八百元的所谓医药费和生活费。 


当时胶州邪党利用精神病院迫害大法弟子的具体情况在明慧网上有较多较详细的报导，震惊了世界，震惊了联合国。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酷刑折磨问题”的前后两任监察专员，罗德里伯爵和范·波文教授，都对江氏集团对法轮功学员酷刑折磨做出了严厉的批评与谴责。其中年度报告中，还提及了胶州市心理康复医院对三名法轮功学员所实施的迫害： 


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五日，阜安街道办事处赵家园村村民徐衍忠，因炼法轮功被非法抓捕关押在胶州市精神病医院。在连续10天里，他被捆起来接受强行喂药和注射。他遭受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强行注射导致他浑身无力，眼睛睁不开，紧张和沮丧。当年四十岁壮年男子被折磨6个多月，腰弯了，头发全白了。


二零零零年二月十四日，青岛皮鞋三厂职工匡本翠，到北京上访后也被抓起来，关进精神病院，遭受强行喂药和注射。当她拒绝时，两个男子抓住她的胳膊，掐住她的鼻子，用一根筷子撬开她的牙齿进行强制灌药。她








胡锦涛入住的旅馆前的法轮功横幅





【明慧网】根据近期法轮功人权公布的讯息，在中国有超过二百所精神病院参与使用药物折磨和谋杀异议人士。法轮功人权近期发布了一份报告，披露了中共当局通过医院以及医务人员使用药物折磨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的一些实例。 


据报导，在中国精神病院里经常发生精神折磨异议人士的案件。一些非常理性、理智、和平的人被迫接受精神病治疗，他们不仅被关进精神病病房，而且被注射有害的、损害神经的、或试验性药物，以及遭受休克治疗。 


将精神病院用做治疗非精神病人的地方，从而达到迫害异议人士的目的，这已成为中国人权恶化的主要忧虑之一。


法轮功人权发言人陈师众先生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上说：“未能通过身体折磨破坏法轮功学员的意志，中共当局逐步扩大使用损害神经药物，迫害他们坚持思想和良知的能力”。法轮功人权工作组官方网站说，自建立之日起，法轮功人权工作组已经向联合国、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人权组织提交超过一千个迫害案例。联合国特派专员已经在他们的报告中引用了这样的指控，并且对持续的人权侵犯表达关切。 


知道了这些迫害案例之后，有很多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人们在法轮功人权网站对正在发生的暴行发表评论。有的对这些迫害的受难者表示同情，有的对中共侵犯人权的暴行表示谴责，有的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还有的呼吁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下面是摘自法轮功人权网站的部份读者评论。 


英国，Paul Beevers�用任何方法折磨杀戮好思想和无辜的人都是错的，是为了维护统治，中国政府显示他们对给予人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不合理的恐惧。 


以色列拉比人权组织执行主管，Rabbi Arik W. Ascherman�国际社会需要向中国施加更多压力以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加拿大，Rob Spick


侵犯人权是所有政府和公民应该力


争起诉的犯罪行为。当精神病治疗法


和精神毒药被使用时，这就变成对人


类的完全背叛和不讲道义。 


澳大利亚，ISHRA�因为对法轮功学员的继续迫害，尤其利用酷刑和滥用精神病治疗，中国应受联合国、精神病学联合会和世界各地法律工作者的严厉谴责。 


美国， Kim Phil


这些暴政、那些恶行，难道他们心中没有神吗？他们没有家人吗？难道


他们不是别人的父母或兄弟姐妹、朋友吗？他们丢掉灵魂了吗？让我们为他们的罪行祈祷…… 








【明慧网】青岛莱西市实验中学的优秀教师胡克玲，只因坚信真善忍修炼法轮功，惨遭精神病院折磨，下面是胡克玲叙述受迫害的经历。


我叫胡克玲，今年四十六岁，原是山东省青岛莱西市实验中学的一名教师。每当在明慧网上看到法轮功学员被关进精神病院迫害的案例时，总让我想起那段生不如死的日子，我只因修炼法轮功，被野蛮投入精神病院，被注射毒针，把我从一个健康人几乎治成了精神病，而手指骨节至今仍然肿胀、变形（见下图）。


我，一名莱西市实验中学的优秀教师，任教期间，特别是从二零零零年以后，我们学校的教师大多都要找领导申请，把自己的孩子放到我所任教的班级，所以，我任教的班级，有好多教师的子女，还有好多关系户。甚至有的家长托好几人要把孩子送到我任教的班级。二零零五年的十二月，我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在莱西拘留所八天的时间，好多学生家长主动找学校领导、找公安领导要求放人。有的家长多次打电话找老师、找领导要求让我回校上课。 


被强行绑架到莱西二院精神病科


二零零二年，我为躲避无辜迫害而流落在外。九月二十三日，我和莱西市南岚镇法轮功学员孟培花去济南女子监狱看望她的女儿。她的女儿二十二岁，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被非法判刑五年。在济南火车站，我俩被乘警盘问，在得知我们是法轮功学员后，我们被非法滞留。 


第二天下午，莱西公安、莱西实验中学派人把我们拉回来，把我俩关在青岛路派出所，其中有实验中学办公室主任马学军，时任莱西公安局政保科长邵军。第二天，孟培花由莱西河头店派出所送回家。青岛路派出所、莱西实验中学、莱西“六一零”（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又合伙把我送到淄博市王村劳教所，欲将我非法劳教，当时参与的人有青岛路派出所的赵欣荣（女）、“六一零”副主任丁会军、实验中学马学军和司机。由于我体检身体不合格，劳教所不收。这帮人不死心，又合伙把我送到淄博王村洗脑班，洗脑班也拒收。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把我送到莱西二院精神病科。马学军和丁会军几乎是把我抬上四楼精神病科的。由马学军非法签的我的名字。 


精神病科的主任叫左文华，女，四十多岁。由于我不配合他们的迫害，当时他们就把我绑在床上，给我打了不知是什么药物的针，结果我昏昏沉沉地睡了一整晚。当时迫害我的是主治女医生张文华，五十多岁。 


强逼吃药、注射不明药物


从第二天开始，他们每天都给我量血压，强逼我吃药，我不吃，男护士徐瑞强就把我绑在床上，捏住鼻子往里灌，喷的我满脸、头发都是药水。 


每隔几天，他们就要给我打一种不知名的针剂。我不配合，男护士王波就找来四、五个男的精神病人，野蛮地把我摁在地上，王波唆使这几个精神病人给我解腰带、脱裤子，然后他就给我打针。王波还经常用绑精神病人的长布带绑住我的胳膊，使我不能活动。我绝食抗议这样的迫害，他们就给我灌食。他们把我的手脚绑在床架上，在胸前横拉一条布带固定住身体，把胶皮管子从鼻孔插到胃里灌食。男护士赵中和女护士胡雪艳为了折磨我，把胶皮管子插进去之后，故意上下拉动好多次，令我反胃作呕，十分难受。即使灌完了，他们也不把胶皮管子抽出来，这样导致我不敢下咽唾液，一咽就恶心得要吐。当我艰难地把管子抽掉后，他们就粗鲁地再插进去，还特意找更粗的管子来插。赵中恶狠狠地说：“治你有的是办法，就叫你难受。”空气中我的胃液的气味，无法动弹的无奈，身着白衣的护士们狞笑的脸，共同混合成一幕地狱般的画面，印证着迫害者的人性的灭绝与邪恶。 


不知道他们究竟打的什么针剂，打了一个多月后，我感到身体非常难受，例假没有了，视线模糊，看东西上下重影，心里莫名地十分焦躁。 


被折磨成精神病症状


在里面住了近三个月的时候，我的两个姐姐去看我。姐姐们一见到我就都哭了：以前聪明伶俐的一个人，现在怎么木呆呆的了！这时的我就躁动的站不住，即使是站着，腿脚也不能定住，总是不停地原地踏步地走动，胳膊、手也有些抖动。姐姐以为我冷，问：“在这里是不是挺冷的？”我说：“不冷，有暖气。”姐姐一听，哭得更厉害了。见面共半个多小时，两个姐姐哭的时间比和我说话的时间还多。一个多星期以后，姐姐还是买了一件棉衣送给我。她并不完全了解，我时时颤抖并不是因为冷，而是破坏神经的药物的直接作用。 


从那以后，姐姐和姐夫就不断地去“六一零”要求放我回家。后来姐姐曾哭着跟我说：“为了让你能回家，让你自由自在地别再遭罪，我和你姐夫不知跑了多少腿，说了多少好话，掉了多少眼泪！” 


在亲人的持续救援下，我终于得以离开这个把健康人治成精神病的“精神病院”。可笑又无耻的是，我的亲人还不得不为我遭受的摧残担付昂贵的医药费。二零零二年腊月二十七日，姐姐和姐夫打车到二院把我接回姐姐家，这时的我已经是四肢僵硬，知觉麻木，视力模糊，看东西重影，脸部肿得像是横着的，目光呆滞，浑身不停地颤抖，四个月没有例假，心里有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难受。 


二零零三年正月，我回校上班，一见到我的样子，好几个同事趴在我肩头哭了，都说，“你不知道，你的样子简直是活脱脱的一个精神病患者了……。”这一年，从冬天直到夏季来临，恢复了半年的时间，我的脚还是肿得穿不上鞋，而手指骨节至今仍然肿胀、变形（见下图）。◇ 






































 


 


 





























（明慧记者英梓渥太华报道）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三日傍晚，中共党魁胡锦涛一行飞抵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在胡入住的威斯汀旅馆正门对面，法轮功学员打出横幅，呼吁“停止� HYPERLINK "http://127.0.0.1:8580/dt/Qa_Z/tttLhAiPzmAL08y/Xz/glossary.html" \l "37" �迫害�法轮功”、“法办江罗刘周”。


为了让胡锦涛和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们清楚地看到“停止迫害”、“法轮大法好”、“法办江罗刘周”等信息，法轮功学员在胡锦涛到达前一天（二十二日）的下午四点就冒雨在旅馆正门的对面挂起了横幅，并通宵在横幅前守夜。 


戴工羽说：“持续了十一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反人类罪行。去年，阿根廷法庭也对迫害元凶江泽民下达了逮捕令。各大人权组织对酷刑、各种残酷的迫害以及媒体的仇恨宣传都有记录。” 


“迫害是不得人心的，”戴工羽说，“在过去的两周中，法轮功学员已经征集到四万五千个请愿签名，呼吁加拿大总理向胡锦涛明确提出停止迫害法轮功，并释放包括十二位加拿大人亲属在内的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这是加拿大的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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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访加　法轮功反迫害呼声高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镇大法弟子江静，女，四十一岁。自九九年起仅仅为了坚持自己对真善忍的信仰，多次被青岛市城阳区政府、城阳区六一零、城阳区公安分局、城阳街道、城阳派出所、城阳正阳路派出所等中共部门长达近十年惨无人道的精神与肉体的迫害。为了逼迫江静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二零零零年九月底，城阳镇的原政法委书记王健与辛诺明合谋,伙同城阳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张忠凯为首的一行六七人强行送往青岛市崂山区精神病院进一步摧残。


江静被强行与精神病患者关押在一起，院长、丁主任、李医生（女，迫害江静由她主管）、护士长、医院的男打手七八个人围住了江静。他们用约束带把江静的手、脚、身子固定捆绑在铁床上，强行给她注射了一支毒针。药物几分钟后在江静的体内开始发作，江静突感身体不适，内心一片恐慌不安，心跳开始加速，视线开始模糊，继而口干舌燥，眼前一片漆黑。江静几乎窒息而死。（据医学人士透露，此药属国家禁品，只有医生实习时给兔子做实验打过，药量大时，兔子当场死去）在以后的几天时间里，江静不能吃饭喝水，根本无法行走，身体极度虚弱。精神恍恍惚惚。 


随后，他们还强制江静每天三次服不明药物，从开始的一片药慢慢增加到十多片药。几天后，他们不顾江静身体的虚弱，在她痛苦不堪的情况下护士第二次给江静注射了毒针。 


几天后，丧心病狂的男打手强行将江静摁倒在地，手、脚并用揪住她的头发，膝盖和腿紧紧的顶压住她的身子，江静的身体已被他们挤压在墙边不能动弹，他们第三次给她注射了毒针。 这种精神与肉体上的折磨持续了一个月。江静终于抓住一次机会从魔窟里逃了出来。


至今，江静有家不能回，被迫流离失所，风餐露宿的煎熬了十个春秋。◇








 中共利用精神病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引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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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解体中共已经成了历史的必然。中共在恐惧与无可奈何之中，又制造出谎言，造谣说法轮功学员传《九评共产党》，劝人们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是“搞政治，目的是要推翻国家政权”。一些人有意无意地认同了中共谎言，即使一些对中共无好感的人，也受其谎言迷惑。 


中共的洗脑宣传长期以来混淆“党国”、“党政”概念，使得一些中国人“党国”不分、“党政”不分。 “中共” 当然不等于“中国”，“党”和“政”也不是一回事。例如在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是民主党，前任总统布什是共和党，政党通过民主选举轮流执政就充份说明“（政）党”和“政（府）”不是一回事。其实，中共自己也曾经讲要“党政分开”，就是说中共也承认“党”和“政（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两个完全不同的实体。 


法轮功学员反对中共的迫害，传《九评共产党》，劝人们退出中共的“党团队”，都只是针对“党”的，和“国”沾不上边，即使是中共控制着政府，也不是要推翻国家政权。例如，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如果退出中共的“党团队”，那么还是在政府部门工作，政府还是好好的，政府还是正常运作。即劝“三退”解体中共，使得中共从人间蒸发了，中国政府不还在那儿好好运转吗？ 


大家知道，是中共操纵和利用了中国政府与国家政权迫害法轮功，只有解体中共才能停止迫害。其实只要头脑清楚，概念明确，就容易看出劝“三退”、解体中共也根本不是要推翻中国国家政权，和反对政府根本是两码事。 


法轮功教人向善，在世界上一百一十四个国家弘传，没有威胁到哪一个国家，为什么只有中共说有威胁呢？是世界一百多个国家有问题吗？其实是中共有问题。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地解体中共从而停止迫害，走出中国历史“以牙还牙”的恶性循环，这是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的高度负责，不更体现出修炼人的大善大忍和“真善忍”的珍贵吗？◇  


文/龙延








家








用海外信箱给ip@dongtaiwang.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突破网络封锁，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


动态网近期网址https是加密网址，浏览时弹出的两个对话框，请点“是”和“确认”，即可加密访问。








前几天，遇到一件事，明显的感觉到世人都在觉醒，在了解真相。


回家打的士，我想不能错过有缘人，就跟的士司机讲真相，谁知刚一开口，他就说他知道，他说：我早就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了，这个中共坏事做绝，天要不灭它就没


有天理公道了，谁坐我的车我就跟谁说，救人积功德好事咱得做。我对司机说：你能明辨是非，讲真相救人，功德无量啊。  


又一次打车，我给司机讲真相做三退，下车时我给他印有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等字内容的真相币，明白真相的司机看到我手里还有两张，诚恳的说：大姨您把那两张也换给我吧，我就愿意要带字的钱，花这样的钱生意好，我还不舍得全花出去，总留两张带在身上。 


善良的青岛民众，您知道吗！自从奇书《九评共产党》于2004年11月出版以后，已在中国促成一项史无前例的强大的退出中共的大潮，到2010年7月1日已有7600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包括中共党政军高层内的党员。天灭中共在眼前，三退保平安，您退了吗？ 文／青岛大法弟子











用海外信箱给ip@dongtaiwang.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突破网络封锁，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


 








江静被强行绑在精神医院的床上被注射了一支毒针（演示图，重组当时遭迫害情景。）





■ 法轮功学员在让胡锦涛和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们入住的威斯汀旅馆正门对面，向他们发出发自内心的慈悲呼唤。





江静在青岛崂山精神病院遭受的迫害








青岛胶州将法轮功学员关进精神病医院迫害案例











青岛优秀中学教师胡克玲被投入精神病院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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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一天强行喂药三次，药的剂量由一次一片增加到一次


六片。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二日，青岛皮鞋三厂职工谈桂华，因为到北京上访，被工作单位和政法委人员将她从家中抓到精神病院。在那里，她遭受强行注射导致她头晕、恶心、心跳加速、失去知觉。她先后受到7次电击酷刑。强行注射后，她的月经停止，眼睛呆滞，腰弯着，背驼着，反应迟钝，神志不清，。几天后，注射中又加入另一种药。这使得她在后来二十天里身体剧烈的颤抖。当她被释放时，她记忆丧失，说话困难，眼睛呆滞，反应迟钝，真成了痴呆模样。 


以上事实已载入联合国官方文件，并登录在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的网页上。 


然而，人们还不知道啊，当时被关入精神病院遭受残忍折磨迫害的至少还有魏华玉、刘福玺、李雪、安贤芹、周彩霞、高芬、刘兆宏、宋新建、吕义、王永平、肖志端（法院副庭长）、李雪、王玉梅、刘忠智、宋玉玲、金兰香、邱衍娥、纪秀玲、孙启杰、李军、孙林芳、刘燕、王维和一家四口等五十七人左右。而且，这些还是不完全的统计。


胶州市精神病院旧址坐落于胶州市青年水库西岸，二零零零年迁至胶州市扬州路中段，与南关蔬菜批发市


场隔路相望，现院名更改为“胶州市心理康复医院”。 ◇


























▲ 被注射毒针的后遗症：胡克玲的手指肿胀，手指节肿大、变形。





我是青岛胶南市人，在一个个体的工厂里打工，半个月前，


我们这里最冷的时候，零下十五多度。因为天太冷，我就用宿舍里烧水做饭的蜂窝煤炉取暖，谁知道却煤烟中毒了。等被人发现的时候，我已经严重休克成了死人，厂里的人赶紧把我送到医院抢救。就我当时的情况，医生说，不一定有希望，尽力抢救吧。然后把我送进了高压仓。 


我小妗子知道我的情况后，就赶到医院来看望我。我小妗子是修炼法轮大法的，炼功后一身的病好了不说，人也变得非常的温柔和善。可小舅却因为小妗子炼法轮功经常骂她还动手打她，小妗子不但不生气，还是尽心的照顾小舅。小妗子经常对我讲，大法弟子修的就是“真善忍”，要慈悲的善待他人，现在法轮功受到这样不公正的对待，大法弟子们用大善大忍的胸怀向世人讲清着真相，慈悲的救度着被欺世谎言毒害的世人。小妗子也常让我把一些真相资料带回家，给我们村的大法弟子，让他们


也去救度我们那一方的乡亲们。我相信小妗子说的话，相信法轮大法好，


也选择了三退（退党、团、队），退出了我早年入的团、队组织。 


在高压仓，我被抢救了二个小时多就脱离了危险；出仓门后，我就听到小舅拍着我的脸叫我的名字。在病房里，小妗子也高兴的说，知道我一定不会死，说我是个明白大法真相的人，大法的师父一定会救我。还说，几天前她们小区有个人，也是我这种情况，没抢救过来死了。 


听着小妗子说的话，我忍不住哭了起来，我知道我这条命是大法师父给的，我是四十多岁的人，上有老下有小，我的命保住了，我们的家就保住了。我真的从心底里感谢法轮大法的救命之恩。◇














